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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洋夫不如所计划的那

般顺利。各方面条件皆优越的
洋男士在主流社会里自然属
于俏货，社交频繁不乏众星捧
月，伦敦那些上流俱乐部的会
员费动辄就要数万英镑，显然
与平民百姓无缘。无奈之下，
丽娟只好求助于一位英国女
人开的婚介所，介绍一位对象
见面的手续费是100英镑，这

对于每晚打工仅挣25镑的丽
娟来说是个负担，但丽娟认为
这是项值得的投资。

对于丽娟提出年龄45岁
以下，大学毕业，最好是律师、
会计师、教师、CEO等高尚领

域的对象要求，婚恋所职员回
报以苦笑。人家回答得挺干
脆，外形、职业、年龄都响当当
的男士，一般轮不到上市早就
被哄抢一空了，沦落到婚介所
推荐给你的自然是些主流社
会的边缘人物。既然已经迈出
了这一步，丽娟定定心决意赌

一把再说。英国媒婆推介的第
一位男士是个超市仓库工人，
为此丽娟深为不满，向婚介所
投诉要求至少介绍白领阶层。
婚介所职员劝慰说：“你想留
在英国不是，虽说我们这些客

户都没受过高等教育，可是能
帮你解决燃眉之急的居留身
份，曲线救自己不失为一条出
路呀。”无奈的丽娟心想对方
怎么说也是英国白人，还是先
骑着驴找马吧。

酒吧里，丽娟越来越烦桌
子对面的仓库管理员，他只管

自己一杯杯地灌啤酒，都已经
下肚五大杯了也没与丽娟搭

讪几句。更糟的是，他一开口
那没什么墨水的底子就暴露
无遗。仓库工人兴致勃勃、高

谈阔论的全是八卦小报的无
聊杂碎，这些无聊的�唆，对

于整天奔忙于学问和生存的
丽娟来说，既闻所未闻亦不感

兴趣。
无奈，丽娟又投资了100

英镑要求换贤。婚介所推介的
第二位男士是一介外形魁梧
帅气的电工，丽娟见电工的头
一面印象不错，人家西装革履
的，模样也“像英国人那么回
事”。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电
工技师的年薪有4万英镑左
右，比博士后高出一截。

连续三星期的约会下来，
丽娟觉得这次算是有点眉目

了。周末，电工盛情邀丽娟外
出晚餐，饭毕电工大方地将

自己的信用卡压在了买单
上，如此懂规矩颇得丽娟好
感。丽娟致信国内亲友，洋洋
得意地报捷自己将与英国绅
士结婚，一年后即可取得永
居权，再过两年就能顺理成
章地成为英国公民，待她下

次回国时便摇身成为琼斯太
太了。就在丽娟认为自己嫁
为洋妇指日可待的当口，不
料，洋情场上又出现了意外。
那晚在电工卧室床头柜上，
丽娟发现了一条女士花丝
巾，她拎起来端详了一会

儿，转过头来眼里喷火地直
视着电工。电工拿过丝巾轻
描淡写地解释道：“一定是
安妮忘在这里了。”更令电
工诧异的是，丽娟为何坚称

是自己的女朋友，他可从未
动过此念头。他与这中国女
子之间只不过是纯粹的男女
情意。

丽娟国内大步流星奔小
康的邻居来英旅游，看到丽娟
家里全是二手货或从街上捡

来的破烂家具后，很是感叹。
如今丽娟在国外已失去了昔

日的优越光环。丽娟曾陪同
过一些国内来的旅游团挣些
外快，亲眼见识了国内的新
贵们，在伦敦贵族百货公司
哈罗德一次消费数千英镑的
豪爽气派，她为之咋舌的同
时亦为自己这么多年在海外
漂泊的境况深感忧伤和沮

丧。眼看着签证就要到期，工
作却一直没着落，女儿已经
开始升中学了，倘若回国中
文已丢得差不多的女儿，根
本无法跟上国内的教学。算来
算去，丽娟觉得只有结婚申请
绿卡这一条捷径。

于是丽娟还在找，不懈地
找着能拯救她的男人。

IJKLMNOP

1856年，随着一声惊天

动地的巨响，一座精美绝伦
的宝塔从地球上消失了。这
座举世闻名的宝塔就是曾经
被外国人称为“中世纪世界
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南京
大报恩寺琉璃塔。

大报恩寺位于南京城南

中华门外的古长干里，明清
鼎盛时期，其范围达“九里
十三步”，民间至今尚有“骑
马关山门，九里十三步”之
说，其与灵谷寺、天界寺并称
为金陵三大寺。而大报恩寺
又为三大寺之首，统领城南

一带次一级规模的大寺院二
座，中等规模的寺院十四座。

相传大报恩寺是朱棣为
纪念他的母亲而兴建的。
《明史》上记载朱棣为朱元
璋的正室马皇后之子，但据
明史专家吴晗的考证，朱棣

的母亲是高丽的女贡妃。古
代的时候，高丽（�WX=

Y�）与中国的关系一直非
常密切，长期奉中国为宗主
国。双方为加强联系，往往采
取联姻的手段，女贡妃就是
这样从高丽来到了中国。女

贡妃生下朱棣还未足月，不
知什么原因得罪了马皇后，
被处以“铁裙”之刑折磨致
死，朱棣遂由马皇后抚养成
人。朱棣登基以后，遂以报答
朱元璋及马皇后养育之恩的
名义，修建大报恩寺及报恩

寺塔，实际是为了纪念他的
亲生母亲女贡妃，大报恩寺
的大殿也被称为女贡妃殿。

大报恩寺由曾经七下西

洋的太监郑和主持兴建，工程
十分浩大，尤以琉璃宝塔为
最。据有关资料统计，整个工
程历时十六年（@uZ[á

\â），动用军夫工匠达十万

人，仅建塔一项费用，耗银就
达二百四十八万五千四百八

十四两，就连郑和下西洋剩下
的一百多万两也搭了进去。

由于大报恩寺临近秦淮
河，土质较软，在建寺之初，
先在地上栽上木桩，放火焚
烧后再夯实，并在地表铺上
朱砂，以“避湿杀虫”。在大

报恩寺的所有建筑中，除琉
璃塔外，以四大天王殿和大
雄宝殿最为壮观，建筑的下
墙、石坛、栏杆等都是用汉白
玉石雕刻而成，大雄宝殿也

称贡妃殿，平常都是终年关
闭，只有当礼部进行祭祀活

动的时候才打开。
中国历史上这一举世无

双的琉璃宝塔，从它建成开始
就历经劫难。明嘉靖四十五年
（$%&& â）遭到雷火袭击，天
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及画
廊等一百四十余间房屋被烧
成灰烬；万历二十八年（'&((

â）塔心木腐朽，塔顶倾斜。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

以后，当时停泊在南京江面的
英军舰船并没有马上撤走，而
是上岸进行了大肆地掠夺，其
中大报恩寺塔就是其目标之
一。英军在参观这座华丽的宝
塔时，不顾一切地剥取塔面上
的琉璃砖及塔内的金佛像作

纪念品，使报恩寺塔遭到了很
大的损坏。由于寺院僧人的抗
议，英军不得不向寺院支付了
相当数量的赔偿金。

报恩寺塔雄踞在金陵城外
达四百多年之久，可惜在1856
年毁于太平天国内讧中（@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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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寺本来就位于城外，

琉璃塔被炸毁以后，寺院日见
衰败。清同治四年（')&%

â），江宁机器制造总局在大
报恩寺遗址附近建造厂房，寺
院遗址逐渐被蚕食瓜分。如

今，在大报恩寺旧址仅保存一
进殿宇及巨大的石碑一方。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历

史上的名楼、名塔相继在各地
成功重建。我们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大报恩寺塔这一世界
奇观终将重现于世人面前。

QRSTUVW

清晨，五点不到。刘芳芳

推着卖大饼油条的小车，来
到小区附近的自由市场。这
里已经聚满了各式各样的小
贩，卖菜的，卖肉的，卖干货
的，卖水果的。刘芳芳把煤筒
生起火，将大饼一个个贴在

里面。起了油锅，面粉搓成长
条，一根根扔进去。热气升上
来，熏得她满脸通红。

刘芳芳像个陀螺那样不
停地转，做大饼，贴大饼，做
油条，下油条，收钱，找
钱———几年前纺织厂下岗
后，她就一直待在家里，也想

过找别的工作，可一来没文
凭没手艺，二来连大学生毕
业都找不到工作，她还能有
戏吗?葛大海说，你就待在家
里吧，我赚的钱够养活你们
母子的。她便安心地当起了
家庭妇女。一晃就是好几年。

生意还算过得去，看样
子今天保本应该没问题。刘
芳芳心情稍稍轻松了些。十
点多钟收摊回家，王琴照例
又在门前徘徊。她应该是回
过自己家了，还换了身衣服。
她看见刘芳芳，叫了声“阿

姨”。刘芳芳看也不看她，只
当没听见，开门进屋了。

吃过午饭，刘芳芳去菜
场买菜，王琴跟在她身后，既
不十分靠近，也不离得很远，
始终是那么十来步的距离。
刘芳芳也不多话，任由她跟

着。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
到了菜场，刘芳芳买了半斤
大头虾，拿在手里觉得分量
不对，小贩嘴巴还硬，说不
信你就去校秤。刘芳芳真的
去校秤了，结果是少了二
两。小贩无奈，又扔了几只

虾进去。刘芳芳说再加几
只，小贩死活不肯了，话讲
得很难听———烦死了，总共

也就半斤虾，吃不起就不要
吃———刘芳芳气愤极了，想

和他吵，又吵不出口，涨红
了脸僵在那里。

这时，王琴出场了。她上
前二话不说，抓起一大把虾
就往塑料袋里放。刘芳芳愣
了愣。小贩凶巴巴地道：“你
这小姑娘找死啊。”王琴朝

他看看。说：“我爸爸的车就
停在外面。有种你再凶。”小
贩被她这话说得一怔，朝外
张望，依稀看到一辆警车，脱
口道：“你爸爸是?”王琴哼
了一声，不再说话，拉起刘芳

芳就往外走。小贩愣在那里，
摸摸头，兀自搞不清状况。

到了外面。刘芳芳问她：
“怎么回事?” 王琴道：“这
种人经不起吓的，我随口一

说，他就吃瘪了。”说罢咯咯
直笑。刘芳芳朝她认认真真
地看了一会儿。叹道：“你真
厉害啊，谁碰到你，都吃不
消。”王琴摇头说：“我才不
厉害呢，我爸爸一直说我像
傻大姐。”刘芳芳嘿的一声：

“你要是傻大姐，那天下就全
是傻大姐了。”

王琴一笑，露出嘴角两

个酒窝。刘芳芳意识到不能
和她多话，自管自走了。王
琴依旧跟在后面。到了家，
刘芳芳走进去，把门一关。
王琴也不说话，在一旁楼梯
坐下。刘芳芳从猫眼里见她
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来看，

便想，你倒是用功，讨债看
书两不误。

傍晚时分，刘芳芳将晚
饭做好，摆在桌上，拿纱罩罩
了，换身衣服出来。王琴正在
啃个面包，见到她，立即站起

来，问：“阿姨，你去哪里?”
刘芳芳忍不住道：“你倒管得
挺宽，你是我什么人?”绕开
她，下楼了。

赶到铁道局刚好是下
班时间，刘芳芳在门口等了
一会儿，见马副总的车开出
来。便拦在前面，招招手。马
副总把车窗摇下，探出头，
一脸不耐烦：“喂，你到底

有完没完?”
刘芳芳走上前，说话言

简意赅：“领导，帮帮忙吧，
再多给一点。”马副总重重
地把车窗摇上，开走了。

刘芳芳望着车渐渐驶
远，好像也不感到失望。意料
中的事。正如她不会把钱给
王琴一样，马副总又怎么会
轻易妥协呢?

XYZ[\]^

我决定从当地警察局开

始调查恩里克的死。回到酒店
正准备换衣服，电话机上闪动
的信号提醒我有一条留言。
“阿丽西娅女士来电，”

接线员说，“她请您有时间就
跟她联系。”

见鬼，我暗自思忖，这不

就是我妈妈害怕的那个女人
吗，而且也是那个小胖子路易
斯害怕的人吗?好奇心弄得我
心痒痒的。她还能从我这得到
什么吗?我告诉自己不要马上
回她的电话，至少现在不要。

在警察局里面，我实话实

说：自己14年后才回到了这
里，希望了解关于教父身上所
发生的事情。
“是的，我记得有一个这

样的案子，办这案子的是卡斯
蒂约。”
“卡斯蒂约现在已不在

这工作了，”负责人说，“他升
职被派到其他警局了。”

当我找到新的警局时，他
们告诉我第二天早上他才会
来警局。看来我又没有来对时
候，我准备去逛逛朗布拉斯。
朗布拉斯就是若干条水沟的

意思，这个街道似乎被分成了
若干板块，让人感受到了充满
生机的喧闹。

这时候，我似乎看见他
了，就是那个在机场见过的家
伙，那个头发花白穿着深色衣
服的老男人。他站在一个报亭

前，翻着本杂志，但我觉得他
在看我。当我们四目相交的时
候，他忙把杂志往报亭上一
搁，匆匆走了。我很奇怪，也急
忙赶了过去。

卡斯蒂约大概三十五岁。
我们坐在一个非常简陋但颇

具警察局特色的办公室里。
“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自

杀，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还记

得我们谈话时，他说他刚摆脱
了某个人。就在那之前几个星

期，在萨里亚的一个高塔里四
个人被杀害了，尽管我们无法
证明，但我肯定那是他干的。”
“他杀了四个人?”我简

直不能想象恩里克竟然会刺
杀了四个人。
“是的，这些人都跟古董

有关，是些非常危险的人物。
当我们检查您教父的生意时，
发现他的这些生意都还是很
正当的。此外，他继承了相当
多的钱，虽然他大把地挥霍，
仍然还有足够的钱来继续这

样的生活直到去世。”
“您怎么知道是他一个

人做的呢?”“因为杀所有人
用的都是那把手枪。”
“就算这样，你们有什么

必要去追究一个死人的过错
呢?”我揶揄地说。
“他有遗产啊，这样的话

他的继承人大概就要向受害

者的继承人进行赔偿了。”
这不禁让我愕然。卡斯蒂

约盯着我：“你知道你教父有
点女性气质吗?”

我装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
看着他：“但他有个儿子啊。”
“他掩饰了一辈子同性恋的

身份，他喜欢年轻小伙子，知
道吗?”
“什么?”我真是感到尴

尬万分。“但我还是不明白为
什么他会自杀?”
“也许这和一个二十来

岁年轻人的死有关系。”他沉

默了一会儿之后补充道，“他
俩好像是情人。”
“这一切太矫揉造作了，

不觉得吗?”
“不。我认为是这样的：恩

里克和那些走私贩肯定在某件
东西上发生了争执。这个东西

肯定价值连城。他们把那个男
孩一阵好打，想让他透露些什
么，最后残忍地杀害了他。恩里
克·博纳普拉塔先生极为悲痛，
他设计了一个圈套，在他们猝
不及防时，把四个人全部干掉
了。他们杀害了那个男孩，他为

他报仇，就是这么简单。”
“既然如此，他们怎么还

可能被他所欺骗呢?而且您不
是说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黑
道中人吗?”

卡斯蒂约一副失望的表
情，张开双臂，掌心向着天花板：

“我已经花了十三年的时间考
虑这个问题了，依然没有答案。
但我还是肯定是他把那四个人
杀了，而且是一个人干的。”


